
一、问题的提出
社交媒体重塑了我们的生活体验，构建出新的社会关系，给传统社会支持带

来新机遇[1]。尤其对于弱势群体而言，社交媒体下的在线社会支持（Online Social
Support） 能够为其提供多样化支持，包括情感支持、认同支持甚至是传统社会支
持中缺位的物质帮助[2]。

本研究选取抑郁症超话来讨论社交媒体时代下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情况，理
由有二，一是抑郁症发展的严峻形势。它是“一种常见的精神疾患，是世界范围
内造成精神障碍的主要原因之一，全球各年龄段预计共有 3.5亿患者”[3]，目前
我国有高达 5400万人患有抑郁症，占我国总人口数的 4.2%[4]。在我国，由于大
多数人对抑郁症认知不足并存在诸多误区，抑郁症遭遇“污名化”与道德批判，
导致患病群体成为社会结构中的弱势群体，很难向家庭等传统关系网络寻求社会
支持。一项针对我国 30至 79岁成年人抑郁的研究显示，有约 1/3的患者没有寻
求过任何社会支持和心理治疗，抗精神病药物使用率不到 10%[5]。二是社交媒体
为抑郁症患者提供的新机遇。截至 2021年 12月，抑郁症超话[6]已有 76.8万帖
子，30.1万粉丝，占据医疗超话榜首。如此庞大的虚拟社区背后汇集的是通过新
媒体渠道相互支持的抑郁症群体。社交媒体匿名、开放的网络环境让他们更愿意
自我表达与社会互动，由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转向社交媒体寻求支持与认同，这
种依托于新媒介发展起来的在线社会支持也逐渐成为新的干预手段作用于患者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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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与身心健康[7]。因此，本文将立足于“抑郁症超
话”这一虚拟社区，分析社交媒体中用户互动以
及社会支持情况，并希望通过这一研究烛照社交
媒体在弱势群体社会支持过程中的作用与机制，
为今后健康传播的发展提供思路。

二、文献回顾
（一） 多元视阈下的社会支持与社会网络研究
将社会支持作为科学的研究对象始于 20世纪

70年代，指代“个人间通过人际关系交换的资源
或帮助”[8]。根据社会支持资源内容的不同，Pro-
cidano等人根据功能总结出信息、情感支持和物质
帮助三种类型[9]，Berkman等人将其划分为信息支
持、情感支持、陪伴和工具性帮助四种形式[10]。

关于社会支持的研究汗牛充栋，其中以心理
学和社会学为主。基于心理学视角下的社会支持
研究往往将其与健康、幸福感等概念联系在一起。
社会支持被认为是整体健康最重要的预测性因素
之一，且更侧重于心理层面的健康。在社会支持 -
健康 /幸福的论证路径中，心理学学者借助自我和
关系的相关理论搭建社会支持与健康 /幸福之间的
桥梁。Brian Lakey和 Edward Orehek引入关系调节
理论，认为社会支持的感知主要是关系性的，两
者联系主要出现在人们日常生活和共同活动中普
通而具有情感影响的对话中[11]。Brooke C. Feeney和
Nancy L. Collins将社会支持概念转化为丰富的人际
关系来考察亲密关系与健康 /幸福的作用机制 [12]。
此外，学者们还引入自我效能感（self- efficacy） [13]、
自我管理（self- management） [14]等中介概念阐述社
会支持如何促进健康 /幸福。

从社会学意义上来说,“社会支持是一定社会
网络运用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对社会弱者进行
无偿帮助的一种选择性社会行为”[15]，常被置于社
会工作、福利政策等结构性框架中，对社会秩序
的稳定发挥积极作用。在社会流动和转型的时代
背景下，弱势群体成为敏感而尖锐的社会问题，
因而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考察成为社会学研究
的重要课题，包括对社会结构中的老年人群体、
城乡结构中的农民与居民、疾病体系中的产后抑
郁群体、乳腺癌群体、艾滋病群体的支持过程与

网络结构进行考察，目前已发展出如福利模式、
发展模式等多样模式[16]。

从社会网络视角出发的社会支持研究在社会
学领域一直占据独特地位。作为西方社会学的一
个分支领域，社会网络视角认为社会支持主要是
社会关系网络中资源的复杂流动，社会支持实际
以社会支持网形式出现。同时其亦是一种分析方
法，主要通过对社会网络结构的分析探讨人与人
之间如何互动，并获得精神和物质层面的支持与
服务等。一般来说，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社区成
员只要有一定互动关系就可以认为形成某种初步
网络关系[17]。既有研究证明，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
能够提供社会支持，实现压力缓解与身心健康。
（二） 社交媒体中的在线社会支持研究
最初的社会网络被认为是一种“客观存在的

实体”[18]，随着互联网与社交媒体发展开始向线上
转移，具有相应的延伸性。有学者认为将社会网
络分析与传播视野相结合将会是未来社会支持研
究的新途径[19]，目前研究停留在对于社会支持内容
的简单分类而缺乏深入解码分析，社会网络分析
与传播学研究相结合的考察能够更结构化地理解
当下网民多样且复杂的社会支持行为。基于此，
本文将尝试结合传播学视角进行内容分析与社会
网络分析、社交媒体与在线社会支持。

社交媒体推动了社会支持从“面对面互动”
的应用情景拓展至线上的虚拟空间，这种基于互
联网环境下的新型社会支持被称为“在线社会支
持”（Online Social Support）。社交媒体中的在线社
会支持研究可以视为社会支持研究的一种新延伸。
不少学者都对其进行了讨论，对弱势群体的关照
成为当中的主流。学者林毅等总结出肿瘤患者通
过社交媒体获得了信息支持、叙事治疗和心理干
预[20]。S. Anne Moorhead等从医患角度发现社交媒
体在公众、患者和卫生专业人员之间的媒介作用[21]。
还有学者根据社交媒体可供性、在线社会支持以
及健康行为研究提出了社交媒体如何帮助患者加
强慢性病自我管理的概念模型[22]。于抑郁症群体而
言，这种在线社会支持是否能为他们提供积极帮
助？又与传统社会支持有何差异？具有何种作用？

在线社会支持的研究中，以虚拟社区为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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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常见。虚拟社区是“一个基于信息技术支持
的网络空间，核心是参与者的交流和互动，并且
在参与者之间形成一种社会关系”。有学者结合虚拟
社区和社区护理提出“虚拟社区护理”（virtual
commnunity care） 的新概念，指代在技术、社会和
文化需求之间，一种复杂的社会支持[23]。

有学者总结，目前国内对于在线健康社区的
研究主要从信息、用户和社区三个维度展开，具
有跨学科、研究方法多元化等特征[24]。学界从虚拟
社区层面挖掘在线社会支持的更多可能性，研究
已经烛照到乙肝群体[25]、新抑郁症群体[26]等社会主
流认知中的“弱势群体”如何在社交媒体赋权下
自我呈现与社会互动。Mette terp h ybye等人发现，
互联网乳腺癌支持小组通过“妇女面对疾病”“写
作和交流经验的口头行为”“实际行动”等行动模
式进行自我赋权，提出赋权不仅来自于获取信息，
还来自于通过社会支持增加个人力量 [27]。 J. A.
Naslund等人以严重精神疾病患者为例，认为在线
的交往网络为患者提供了支持和赋权，以此挑战
耻辱感[28]；在 N. J. Fox等人针对肥胖和超重人群的
互联网论坛考察中发现，技术赋权使得肥胖群体
成为“专家患者”的同时，也在不自觉中进入社
会管理标准和规范[29]。如此而言，社交媒体是否为
抑郁症群体赋权，他们如何通过社交媒体寻求社
会支持？表现出何种特点？互助路径如何？社区
内关系网络如何？有何特点？

在传统社会支持开始转向社交媒体平台的形
势下，弱势群体如何寻求、获得一定的社会支持，
整体的社会网络如何为弱势群体提供资源，关系
网络包括哪些角色等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因此，对抑郁症群体在社交媒体中的社会支持与
互动情况考察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三、研究设计与方法
三角测量法是“结合不同研究资料、人员、

理论和方法来对同一个研究问题进行分析的研究
策略”，比起单一的研究方法具有一定认知优势，
当前已被越来越多的定量和定性研究应用，被视
为两者结合的理想综合性研究模式[30]。从研究问题
出发，为更全面、多维考察“抑郁症超话”的社

会支持互动与关系网络结构，本文将运用三角测
量法，结合内容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两种研究方
法对超话社区做整体把握。

基于用户互动进行文本编码分析是目前社会
支持研究的主流做法[31]，能够直观了解用户互动的
动态过程、社会支持的类型特征以及存在的问题。
因此本文将首先使用内容分析法对抑郁症群体在
社区中的文本互动进行考察，将以“抑郁症超话”
微博社区中的发帖与评论文本作为分析对象，从
超话社区中随机截取 500条发帖内容以及 500条评
论内容组成分析样本，对其进行编码分析总结。

在社交媒体崛起的“虚拟社会”中，已然构
建出一种有别于传统社会关系的新型网络，而仅
从内容层面进行分析难以体现突破这种新型关系
网络的独特性。因此，本文将结合社会网络分析
法，从结构化视角考察社交媒体中的在线社会支
持特性。立足于所收集的文本材料中发帖用户的
ID与评论用户的 ID名，社会网络分析将随机选取
325名用户（其中 120名用户为发帖用户，205名
为评论用户），按照邻接矩阵原理依次表示，使用
UCINET软件绘制出社会支持关系网络图，进而通
过社会网络的各项指标对“抑郁症超话”微博社
区中的社会关系做进一步把握。鉴于社会支持与
社会网络的动态性，文本互动和关系网络的多角
度分析能够获得对抑郁症超话中社会支持情况的
整体了解，具有一定认知优势。

四、基于内容分析的抑郁症超话社区互动
（一） 新浪微博“抑郁症超话”内容分析结果
本文结合 Bambina 的社会支持编码方案与

Constantions K. Coursaris对艾滋病论坛研究时使用
的编码方案两者参考，制定以下编码表 （表 1），
并分别对 500条发帖内容和 500条评论内容按照类
目表进行编码。

经统计，500条发帖中有 490条关于社会支持
的内容，500条评论中则有 474条与社会支持相关
的内容。可以看到，基于微博平台发展起来的虚
拟社区已然成为抑郁症群体寻求与获得社会支持
的重要阵地。

500 条发帖中，以寻求社会支持类的内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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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目 1 类目 2 类型 数量 （条） 占比 （%） 案例描述

社
会
支
持
寻
求

情感类

表达消极情绪
或境遇

发帖 335 67.0 “每天都高兴不起来， 看手机也会觉得没意思， 无聊的时候望着天空， 或看电
视， 但我还是那个捶头丧气的我， 看啥都没兴趣， 也没人找我聊天， 游戏也
没兴趣， 对啥都没兴趣， 我觉得我越来越严重了”评论 60 12.0

寻求共情经历
发帖 30 6.0 “问问大家睡觉的时候会不会一直做乱七八糟的梦一直惊醒啊， 不知道第多少

次说梦话把自己喊醒了。 以前从来不说梦话的 ”评论 2 0.4

寻求陪伴和支持
发帖 10 2.0 “有人想听听令人窒息的我妈单方面指责我的录音吗 [泪] 来安慰我一下， 求

求了”评论 2 0.4

信息类 寻求建议指导
发帖 40 8.0 “想问问大家有什么靠谱的手机上的兼职吗 药费太贵承担不起了 [悲伤]”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医生给我开这个呢 这是吃干嘛用的 我没有躯体化障碍”评论 11 2.1

现实类
寻求现实的资源
或服务

发帖 12 2.4
“突然之间想坐火车去拉萨会有想一起的吗 [太开心]”

评论 5 1.0

社
会
支
持
提
供

情感类

表达正能量鼓励
或支持

发帖 27 5.4
“我也叫欣欣哈哈哈哈哈哈哈宝贝你长的这么漂亮我们都要加油哦～”

评论 87 17.4

表达共情或理解
发帖 4 0.8 “宝 我以前跟你一样 最开始吃了三个月药 不想吃私自断了 后来我差点就去

另一个世界 我怕我走了我妈没人照顾 我现在宁愿乖乖吃药”评论 76 15.2

表达陪伴或安慰
发帖 10 2.0

“抱抱， 难过就和我抱怨， 还有我们陪你， 去吃点好吃的， 好好睡一觉”
评论 140 28.0

信息类

提供问题解决
方法

发帖 2 0.4 “抱抱先休息一下没关系的， 也可以考虑民办高中的或者可以选个自己喜欢的
专业也很好呀无论怎样选择， 都会有很多机会的遇山开路逢水搭桥活在当下，
未来会很美好的”评论 61 12.2

提供疾病相关
信息

发帖 4 0.8
“佐匹克隆巨苦 一定要马上吞下去 要不然会被苦到 后续副作用有口干和口苦！”

评论 25 5.0

现实类
提供现实资源及
服务

发帖 2 0.4
“有愿意聊聊的换个联系方式应该方便点 （？）”

评论 5 1.0

其他
发帖 10 2.0

“不是哒， 是我舞蹈同学， 没 p。 他现在就这样的”
评论 26 5.2

表 1 社会支持编码类目及统计结果

主，共 427条，占比 85.4%；而在 500条评论中，
则以提供社会支持的内容为主，共 394条，占比
78.8%；可见，超话成员主要通过发帖寻求社会支
持，而通过评论提供社会支持。无论是发帖还是
评论区，情感类内容始终占据主流，共有 429条
内容涉及到对情感支持的寻求，相应的情感回应
共有 344条。寻求社会支持的内容以表达抑郁症
患者自身的消极情绪或境遇为主，提供社会支持
的内容中则以陪伴、安慰的话语为主。由此，社
区成员凭借发帖与评论进行着负面情绪的自我呈
现和情感互动。

超话社区内也存在一定的信息共享互动，有
55条内容是咨询抑郁症带来的生活问题以及相关
的治疗信息，得到 92条关于问题解决方法和疾病
相关信息的回应。可见虽然信息互动内容数量占
比不高，但寻求一出，必有回响。相比之下，从
线上延伸到线下的现实支持互动内容占比最少，
仅有 17条寻求现实资源或服务的内容，7条内容

提供相应的支持。
（二）“抑郁症超话”社区成员的文本互动特点
结合社会支持内容编码以及呈现结果，可以

从互动形式、内容以及整体的互助场域把握社区
内文本互动的特点：

1.互动形式：围绕“能动”弱者的在线点对点
支持。超话社区中，抑郁症群体成为新媒体赋权
下“能动”的弱者，以主动发帖寻求社会支持，
将话语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并由此成为整个超话
运作的中心角色。传统的传播体系中，抑郁症群
体形象及认知建构权掌握在新闻传播机构、政府
等“他者”手中。而抑郁症超话中，过往由于媒
体报道、刻板印象等遭遇污名化的抑郁症群体能
够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占据话语权和注意力，在自
我呈现与积极互动的过程中，重构了一个个鲜活
生动的形象。在超话社区中，抑郁症群体重新掌
握话语权，因现实生活中遭遇的污名话语攻击得
以在社交媒体中宣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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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学校一堆人看我从校门口进去， 一脸

疑惑， 进教室还没说什么就全都盯着你的脸， 一

直盯着。 还有都会来问你 ‘你怎么了’ ‘去哪儿

了’， 光是想想我就够欲哭无泪了， 救命啊。”

“我的主治医生说我生病就是因为我妈太惯着

我了 [费解]。”
“我今天和我的家人认真的谈论了我的抑郁症

情况， 我说明天去六院 （我们这的精神医院） 开点

药吃， 经过我们的讨论， 我们决定明天上山， 为什

么呢？ 他们说去看看我是不是中邪了或者身上有什

么脏东西……就很迷…… [白眼] [白眼] [白眼]”
诸如此类对于现实污名的抱怨在超话社区中

出现率很高。不同于现实生活中的疏于表达，抑
郁症群体在超话社区中会主动发帖进行自我表露，
并且积极寻求从情感、信息到现实的社会支持。

社交媒体赋权的话语资本将抑郁症群体从
“他助”的被动情境转向“自助”的主动出击。传
统社会支持中，政府、家人、朋友等主体是社会
支持的主要来源，弱势群体作为社会支持客体具
有被动性。而在线社会支持能够拓宽社会支持来
源与个人关系网络，弱势群体能主动发声寻求想
要的帮助。这一点印证了功能特异性假说（func-
tional specificity hypothesis），即认为个人会通过参
与目标导向的社会互动以获取不同类型的社会支
持，因此大多数社会关系更像是“精品店”而不
是“普通百货店”，取决于我们是否有意识地“购
物”以获得所需的商品与服务[32]。在超话社区中，
抑郁症患者根据自身需求有选择地激活社交媒体
的新型社会关系，获取相应社会支持。

整个超话社区也围绕着抑郁症群体的积极表
达进行供需运作。从文本分析的结果来看，发帖
以寻求社会支持为主，评论则以回应、提供社会
支持为主，这说明整个超话社区形成了以发帖为
核心，为抑郁症群体提供必要的社会支持。由于
抑郁症群体的赋权发声，在发帖与评论中形成了
良好的双向互动。Ziebland等人（2012） 将这种在
线点对点式的社会支持模式描述为互联网最具变
革性的特征之一，这种社交互动形式能够为严重
精神疾病患者的自尊和身心健康提供帮助[33]。

2.互动内容：依托用户主动发帖的供需运作。

既有研究证明了信息支持是在线医疗社区中最为
常见的内容类型，与之不同，情感支持是抑郁症
群体社区互动的主要内容类型。

从发帖内容来看，超话成为抑郁症群体自我
表达的情绪泄洪阀。消极情绪表达成为抑郁症患
者寻求情感类社会支持内容的主要类型，根据图 1
词云图可见，“废物”“难受”“抑郁”“害怕”此类
消极情绪字眼反复出现。囿于微博平台的匿名性
特点，超话平台成为个体脱离现实支持困境或公
众污名化形象的暂时性飞地，形成个体自我表达
的天然“树洞”。在既熟悉（社区用户都与抑郁症
或多或少相关） 而又陌生 （匿名性和弱关系） 的
超话社区内，表达消极情绪成为抑郁症群体寻求
情感类社会支持的主要内容。

在社会支持提供的相关内容中，仍然以情感
类内容为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抑郁症隶属
心境障碍的一种类型，持续的情绪低落为其主要
病症，因此社会支持提供内容也更多的偏重于提
供情感层面的支持鼓励。而其中一个显著的特征
是，更多内容都是以表达陪伴与安慰为主。根据
图 1也可以看到，“抱抱”这一词语出现率最高，
诸如这种模拟现实接触或是陪伴的话语，例如
“揉揉”“我在”“还有我们陪你”成为主要内容。
这种陪伴式的文本互动在内容层面构建起“数字
共在”的概念，将“他者”的疏远感转化为“我
们”的亲近感。同时通过运用特定的抑郁症圈话
语体系，如“大黑狗”（抑郁症的形象代称），一定
程度上消解了不同成员之间的主体间性，从而在
超话用户之间建立身份认同。基于情感维度的文
本互动为超话成员们构建起一种情感共在的“共

图 1 抑郁症超话中基于发帖 （左） 与评论内容

（右） 的词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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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使其感受到依赖与陪伴的温暖。
孤独理论认为“孤独”是一种“持久的情绪

困扰状态，当个人感到与他人疏远、误解或拒绝
和 /或缺乏合适的社交伙伴进行所需的活动，特别
是提供社会融合感和情感亲密的机会”，具有情感
孤立（缺乏亲密的情感依恋对象） 和社会孤立（缺乏
可触及的社交网络和社会关系） 的孤独之分 [34]。
McCorkle等人 （2008） 的研究发展，对于患有精
神问题的患者，情感支持可能比信息支持更重要，
因为他们会因无法维持社交关系更加情绪化并感
到孤独[35]。因此情感支持与陪伴的共在能够一定程
度上弥补这层缺失的社交关系从而减轻社会孤立，
缓冲疾病压力带来的消极影响。

从寻求与提供社会支持的内容类型来看，以
情感类为主的支持寻求同样得到情感回应，即不
同类型的供需关系基本持平。这种平衡性能够让
抑郁症患者在点对点互动中得到切实需要的支持，
保证社会支持的到达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平
衡性意味着社区中支持互动是以用户主动发帖为
前提，即用户需主动发帖才能够获取帮助的“回
声”，可能导致互动内容类型单一。

3.互助场域：基于弱连接的病友“同伴支持”。
整体来看，超话中文本互动的主体绝大多数属于
抑郁症患者，即作为“病友”的“同伴支持”，医
生等专业角色以及平台管理的中介角色某种程度
上“缺席”。

同伴支持研究常重点关注与青少年抑郁之间
的关系，认为青少年同伴支持与抑郁呈负相关[36]，
从而呼吁青少年教育中同伴关系的促进。邱鸿峰、
周倩颖进一步强调了“同伴支持”（peer support）
和“由同伴提供支持”（support provided by peers），
认为前者指代同伴在人生经历、生活境况上的共
性，后者仅仅强调支持者的同伴身份，其“并非
提供同伴支持的充分条件” [37]。抑郁症超话社区
中，凭借弱连接聚集起来的抑郁症群体成为“同
伴”互助取暖。

微博的弱关系能够带来更为多样的社会关系，
帮助抑郁症患者创新信息渠道，而同为病友的
“同伴”支持意味着同一议题下的共同体，能够保
证社会支持的关联度，比起有距离感的医生或其

他社会工作服务者，同伴之间能够更快地获得群
体抱团的温暖感与亲近感。抑郁症超话中，针对
抑郁症群体的信息需求，超话成为精准问答的群
智社区。基于抑郁症这一共同议题相聚的同伴为
群体对话提供可能，用户通过超话寻求关于抑郁
症治疗的信息，包括疾病用药、抑郁症影响下的
决策建议、现实关系的病情告知等，往往能得到
及时多元的回应。

由于互动主体绝大多数都是抑郁症群体，虽
拥有同伴关系优势，但也存在问题。病症的特殊
性使得抱团取暖可能走向另一极端，即陷于信息
茧房中感觉愈加绝望、抑郁。在对超话进行内容
分析时，就有部分负面言论，例如 “[挖鼻] 这照
片， 成年人摆拍骗人的吧？？ [挖鼻] 或者 P 太过”

“我们终究会成为自己讨厌的人， 你的孩子大概率

会跟你有类似经历……” 等表述，由于消极内容
堆积过多，本身寻求情绪开导的抑郁症患者会陷
入看完评论更绝望的囹圄中，有博主就曾在评论
区表示“你们的评论让我很绝望 [伤心]”。

与此同时，抑郁症治疗仅靠情感支持远远不
够，疾病相关的信息普及与正名也十分重要。在
药品使用与治疗方面，抑郁症群体作为患者有一
定个体差异，同伴支持很难给予足够科学专业的
见解。因而提供信息支持的内容中，大多内容都
止步于建议博主寻找家人、医生等现实层面或更
职业化的支持。

四、超话社区中的社会支持网络
超话互动文本分析发现，社交媒体平台赋予

抑郁症群体以能动性和可见性，使其能够自我表
达与情感互动，在同伴支持下获取社会支持。但
分析仅能直观展示支持者和接受者之间支持互动
的内容，难以揭示社区成员间互动关系程度，求
助者和支持者角色重要程度等问题。要深入了解
社交媒体中的社会支持关系网络，需要结合社会
网络分析进行结构化考察。

因此，本文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来探究“抑
郁症超话”中的社会网络情况。首先从超话社区
中随机选取 324位具备社会信息交换条件的用户，
通过数据软件 Ucinet与 Netdraw绘制社会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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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自主学习，本研究选取了 UCINET6（UCINET6
for Windows- - Version 6.204）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输入 324名用户的 ID数据形成二元矩阵，其中，
有社会信息交换的用户在矩阵中以“1”表示，其
余无社会信息交换的用户之间用“0”表示，在此
数据基础上进行进一步制图分析，其社会网络图
如图 2所示。

根据图 2 抑郁症超话社会关系网络图显示，
超话中的社会支持关系网图呈分散性网状特点，
整个社会网络是基于用户发帖而聚集起的微网络
组合而成。根据社会网络分析研究中几个通用重
要指标，本文对抑郁症超话进行以下解读。
（一） 整体网络密度分析：弱关系下离散的超

话网络
整体网络密度是检测社群中整体社会关系疏

密程度的重要指标，可以被看作社会网络关系图
的完整性测量指标，整体网络密度值一般处于 0
和 1之间。一般认为整体网络密度结果越趋近于
1，表明该社会网络中所有节点彼此相连，即用户
之间关系越密切，反之，若整体网络密度越趋近
于 0，表明该社会网络中节点分散，用户之间关系
越疏散。

对抑郁症超话进行整体网络密度分析，得出
结果仅为 0.0055，趋近于 0，说明该社会网络高度
离散，用户之间联系弱且分散，这一数据发现与
微博作为社交媒体平台所具有的弱连接性关系密
切。微博作为弱关系的代表，其匿名化、平等化、
社交化的平台特性让来自世界各地的节点用户得
以因为同一话题聚合于此，不同节点彼此联结，
社会交往边界不断扩大，甚至出现“近亲不如远
邻”的人际关系新范式[38]。“抑郁症超话”中的用
户正是依托这种弱关系网络进行话题互动。虽然
处于同一虚拟社区，但除了话题社交，每个节点
又各自拥有自己的“小世界”，因此聚合起的关系
网络也具有弱而分散的特点。虽然弱关系使得超
话网络结构密度离散，但有学者证明社会网络整
体结构越是分散，信息扩散的范围越大[39]。对抑郁
症群体来说，社交媒体上的弱关系网络能够让他
们的支持诉求超越自身的“小世界”，而扩散到更
大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由此带来更为广泛的社会
支持。结合内容分析的发现来看，不管是情感慰
藉，还是信息需求，微博通过不断扩展人际传播
链条产生传播效应，带来了更多的社会资本和社
会关系。但是，弱关系保证社会支持到达率的同
时，也可能会影响社会支持的质量，例如信息支
持内容中关于药物使用以及就医信息的正确与否。
（二） 点度中心性分析：流动的“意见领袖”
点度中心性的数据意义说明的是社会网络中

的“意见领袖”。中心性（Centrality） 是判断网络
中节点影响力或重要性的指标，一个节点的度数
可以用来衡量中心性，即点度中心性。一般认为，
其数值越高，连接节点越多，社会关系就越多，
影响力和重要性也越强。分析结果显示，抑郁症
超话中仅有 1位用户绝对中心度数值在 10以上，
36位用户数绝对中心度数值在 5以上，多数用户
绝对中心度数值为 1，处于超话社会网络的边缘位
置。（表 3）

排名前 10位的用户有“孜孜不想倦”“陈小
健 Zack”“看不见的城市 87706”“小涵今天開心
了沒”“景凡学长”“zny是人生理想”“不长记性
的木子”“鲸鱼鸭鸭吖”“妳头被 K爆了”“霄儿要
好好活”“肉肉肉壳”。结合内容分析，发现这 10

图 2 抑郁症超话社会关系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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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用户具有阶段性，即都属于某个时间段内发帖
或评论较为频繁的底层用户，由于主动性较高因
而数值较高。这一考察结果体现出微博平台的话
语赋权，社交媒体赋予每个用户以发声“话筒”，
在相对平等的互动空间中，主动性成为新的“社
会资本”，传统社会结构中的草根阶层能在主动互
动中不断积累社会资本，获得传播力的提升。因
此“孜孜不想倦”等一众底层用户能够成为抑郁
症超话中的“意见领袖”。

虽然微博超话中的“意见领袖”能够超越现
实阶层的草根性，但也呈现出一定的“流动性”，
而这正源于微博平台中关系与权力的不断流动。
一是强弱关系的流动；弱关系的微博大平台和超
话的文化部落共同建构出随机聚合而又紧密相连
的“小世界网络”，凝聚力和自由度并存[40]，正如
学者许德娅等人所言，社交媒体上的“弱关系”
又具有“强关系”性质，且带有流动性[41]。二是互
动模式的流动；社会网络结构以“关系”界定
“权力”，“权力”是网络中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模
式，其大小影响着信息流动[42]。有学者总结了微博
平台的对话特点，认为其中并存着“链状”“环状
”“树状”等结构，带来的结果是群体性互动空间
的大大拓展，以及互动效率的不断提高[43]。这也意
味着微博中的关系互动是多样、不确定且流动的。
三是信息内容的流动，微博创造了“随时随地记录
新鲜事”的碎片化话语方式。在流量庞大的抑郁
症超话中，充斥着大量碎片而异质的信息内容，
随着数据流的更新，短时段内积极踊跃的发帖和
评论很快就会被新的流量所替代。由此，抑郁症

超话中的“意见领袖”也带有流动性。
流动的“意见领袖”在信息扩散方面能够起

到更显著的作用，活跃的用户、信息、关系能更
快传递弱势群体的呼声并获得及时而广阔的支持
回应。与此同时，它也使得超话中“意见领袖”
的舆论引导力量开始式微。传统意见领袖除了能
够对信息分发进行把关，还能发挥引导舆论的深
层作用。而超话中不断流动更新的数据流将带来
舆论的混乱多极，互动内容也开始鱼龙混杂，例
如出现引导大家自残、放弃的种种负面言论，一
旦这种舆论在流动中占据上风，正面舆论引导和
情绪疏导将困难重重，这对于超话内的健康传播
和社区管理都会造成进一步影响。
（三） 接近中心性分析：以主动性为基础的中

心 - 边缘结构
接近中心性是衡量用户在社会网络中独立性

程度的重要指标，在经过归一化处理后一般得到 0
到 1之间的数字。一般认为，数值越小，即该用
户在社会网络中的独立性越强，在进行社会信息
交换过程中受他人意见影响程度越低。入度接近
中心性与出度接近中心性之间的有向性，也就是
关注与被关注的关系，其数值越高，表明信息传
播的速度越快 [44]。根据分析，部分结果如表 4 所
示。

结果显示，多数用户的入度接近中心性与出
度接近中心性数值较为平均，逾以半数的用户接
近中心值均低于 0.5，数值最低的用户为 0.309。而
排名较高的用户有“zny是人生理想”“鲸鱼鸭鸭
吖”“陈小健 Zack”“景凡学长”等，与点度中心

序号 用户名 绝对中心度 相对中心度 排名

104 孜孜不想倦 12.000 3.715 1
188 陈小健 Zack 8.000 2.477 2
82 小涵今天開心了沒 7.000 2.167 3
197 景凡学长 7.000 2.167 3
189 zny 是人生理想 7.000 2.167 3
49 霄儿要好好活 6.000 1.858 4
74 肉肉肉壳 6.000 1.858 4
156 魚尾臭女人 HOYI_ 6.000 1.858 4
230 AKA 猫猫 5.000 1.548 5
78 往事轻淡如烟 5.000 1.548 5

表 3 微博抑郁症超话用户点度中心性分析 （节选）

序号 用户名 入度接近中心性 出度接近中心性 排名
189 zny 是人生理想 0.736 0.747 1
81 鲸鱼鸭鸭吖 0.736 0.747 1
188 陈小健 Zack 0.736 0.746 1
197 景凡学长 0.735 0.746 2
79 Hee 熙熙子 0.735 0.746 2
186 蓝之羽 YF 0.734 0.745 3
49 霄儿要好好活 0.734 0.745 3
266 不见了 5 看见了 0.733 0.744 4
72 是郑嘻嘻 0.733 0.744 4
267 恋一桐 Q 0.732 0.743 5
299 陈大树爱乘凉 0.732 0.743 5

表 4 微博抑郁症超话用户接近中心性分析 （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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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中排名情况有高度重合性，这说明，超话内的
散点用户依然占多数，整个社区依靠主动性强弱
形成了中心到边缘的圈层划分。积极发帖或主动
评论的用户之间形成了较为紧密的依赖关系，能
够实现良性的双向互动，成为社区结构的中心圈
层。但外围散点用户由于表现较为被动，积极性
不高，逐渐处于社区网络的边缘位置。也就是说，
主动性越高的用户越能够依靠与他人的发帖、评
论等方式形成直接互动，汲取所需资源，而大量
被动的用户只能间接地获取信息与情感支持，也
就沦为关系网络结构中的边缘体。

从微博发展的根本逻辑来看待这一指标，或
许能为其数据意义提供释义。学者张佰明曾经指
出，微博平台以嵌套性作为其发展根本逻辑。其
中，社会网络也体现出嵌套式拓展的特点。微博
平台方便用户在不同节点间跳转，如果用户之间
建立链接，不同用户圈子将会形成复杂的嵌套关
系。关系一旦形成，用户就有机会进入另一个异
质圈子，几个圈子里的所有用户都有可能发生直
接关联，节点互通将带来不同圈子间用户的充分
互动[45]。这一逻辑意味着，当用户积极与其他节点
建立连接，个人的社会网络将会不断嵌套扩展，
便能够在复杂的关系网络中实现与更多人的充分
直接互动。抑郁症超话中，用户凭借主动性拓宽
社会网络，并在社会支持互动的不断嵌套中积累
社会资本，依靠更多、更直接的节点互动成为超
话运作的核心圈层，而积极性不高的用户发声则
在一次次嵌套螺旋中浸微浸消。因而想要加强超
话网络的凝聚力和互动密度，可以从鼓励用户参
与处着手。

六、总结与讨论
研究发现，基于在线社会支持的社交媒体平

台能够拓展新的社会关系网络，为抑郁症群体提
供及时多元的支持。内容分析显示，抑郁症群体
间通过发帖与评论的互助路径实现共同取暖，呈
现出情感支持和同伴支持为主的特点；考察关系
网络发现，超话的社会支持网络较为离散，形成
了以主动性为社会资本的中心 - 边缘结构，位于
中心的意见领袖具有流动性；虽然社交媒体成为

抑郁症群体自我表达和互动的重要阵地，但也存
在着支持类型单一被动、专业角色缺位、整体网
络凝聚力缺失等问题。总而言之，与既有研究的
发现相对照，本文进一步得出以下结论：
（一） 从深联系到广连接：社交媒体中在线社

会支持的特质
针对社交媒体发展的研究目前已形成两种对

立观点，即时间置换效应 （time displacement)与社
会补偿效应 （social compensation)。前者认为互联
网使用户占据个人现实交流时间妨碍社会资本的
形成，后者则认为网络已成为新型人际交往方式，
有利于社会资本的积累[46]。对社交媒体发展持反乌
托邦观点的学者倾向于将在线互动的公共性和非
物质性视为现实互动的对立面，讨伐其带来了情
感冷漠与关系疏离[47]。这种将现实生活与虚拟空间
相对立一分高下的论断实则反映出传统社会支持
与在线社会支持作用机制的差异，即深联系与广
连接。

传统社会支持依托家人、朋友等现实关系网
络，支持互动基于深度联系运作，重在“联系”，
即支持网络不一定很广，但带来的效果却更深刻。
强连接背后是较深的情感联结与依赖，因此当熟
悉的家人朋友能够与被支持者共情时，能使其感
受到更深的情感满足；同时以现实类资源为主的
传统社会支持也能够更实在地解决问题并提供根
本帮助。

社交媒体下虚拟空间的社会支持机制则有所
不同，主要依靠弱关系的广泛性连接更多节点运
作，重在“连接”，即不在于支持网络的纵深性，
而依靠广连接带来支持的及时多元。从社会网络
分析的可视化结果来看，背靠微博的弱关系属性，
在线社会支持的辐射面广而分散，大大丰富了传
统的社会支持来源，使得再远的呼声都能有所回
应。有学者以 Facebook为例，发现 Facebook好友
数量是感知社会支持的更强有力的预测指标，这反
过来又与压力减轻、疾病缓解和幸福增加有关[48]。
这也证明社交媒体主要依靠网络连接的广泛性提
供社会支持。同时在弱连接的互动中，对于来自
陌生人的善意没有过高的心理预期，因此当得到
回应与认同时就会产生一种被温暖的支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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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支持与在线社会支持的作用机制与
效果存在深度与广度的差异，因此将其对立并得
出替代与否的结论可能为时尚早。事实上两者作
用通路不同，都能为弱势群体的社会融入提供帮
助，遭遇现实困境的弱势群体能够通过在线社会
支持拓宽渠道，而在线互动也离不开甚至最终需
要回归现实生活，未来可以针对两者间差异与融
合进行考察。
（二） 从信息共享到情感互动：支持内容的新

侧重
目前关于社交媒体中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研

究，多数都通过编码发现信息支持内容是主流。
例如，刘瑛等人通过对乙肝论坛的编码统计，发
现接收者与其他会员之间主要是信息互动，情感
支持极少[49]；庄曦等人也发现在滴滴司机移动社区
中，信息互动的话题数量较多，呈现出基于职业
而高度“类型化”的特征[50]；从 Bandura结合社会
认知与健康促进提出的理论框架来看，健康促进
的核心决定因素在于对健康风险和收益的了解，
因而社交媒体中的信息资源共享能够产生更多知
情患者，患者获得的健康信息越多，就越是能采
取措施照顾好自己[51]。

而在对抑郁症超话的观察中，虽有关于疾病
信息以及行动建议的信息共享，但情感支持的内
容显然占据着更为重要的地位，在发帖和评论区
中，有 147条信息共享的内容，而有 773条内容属
于情感类互动，主要以抑郁症患者的消极情绪表
达和表示陪伴、安慰的回应内容为主。有研究证
明，情感支持主要以分享快乐或悲伤、表达关怀
或关心的形式出现，能够发出“一个人并不孤单，
受到照顾和重视”的信号，对患有慢性精神问题
的患者尤为重要[52]。

一方面，超话社区是一个既基于趣缘聚集，
而又具有一定封闭性的场域，用户在其中针对抑
郁症的话题进行集体讨论，以“大黑狗”等病症
话语体系建立群体认同，通过自我表达与情感互
动在某种程度上形成数字共在的“共同体”。另一
方面，用户不仅通过自我表达和相互安慰获得显
性情感支持，更有研究表明，仅是知晓社区内还
有其他人有类似的担忧和病状也可以让人感到放

心并产生群体归属感[53]，在他人分享故事经历的过
程中也能产生被“支持”的感觉[54]，这种“隐性”
的支持感所构建出的情感共同体氛围也深深温暖
着每一位社区成员。

对抑郁症超话社区的这一发现或许有助于我
们的关注重点从社交媒体的理性信息共享转向感
性情感互动，考察信息共享与情感互动带来的社
会支持感认知是否存在差异，而这种情感互动将
会如何进一步为社区成员提供支持进而保持身心
健康、隐性与线性的情感支持感如何作用于社区
成员并会产生何种影响，存在何种差异等。
（三） 从他助到自助：社交媒体下的社会资本
既有研究某种程度上肯定了新媒体赋权下弱

者的“能动性”[55]，这一特点在抑郁症超话内亦是
如此，在现实中遭遇支持困境的抑郁症群体凭借
新媒体赋权成为“能动”的弱者，在社交媒体中
自由表达消极情绪、进行社会支持互动。不仅如
此，本文发现赋权下的“能动性”还进一步演化
成用户在社区内互动的“社会资本”，能够不断激
励弱势群体从“他助”的被动境地走向“自助”
的积极作为。

在内容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的双重印证下，
可以发现用户在社区内的积极主动程度越高，就
越能成为超话的重要节点，从而发挥“意见领袖”
的作用，由此整个超话社区发展出以用户表现主
动性为基础的中心 - 边缘结构。从社会资本视角
来看，社交媒体用户通过发帖与评论在关系网络
里进行资源交换共享，累计一定的社会资本，当
用户发帖或评论时付出的是时间、精力以及其他
的资源[56]。在超话中，用户的主动性指代的便是付
出时间、精力等资源的积极程度，从而转化为一
种社会资本在社区中赢得互惠性的关系回报。用
户的主动程度越高，在社区内相应的社会网络资
源就会越多、越丰富[57]，继而在发帖和评论中得到
的回应也会越多，成为支持网络的重要节点，这
有助于吸引传统社会支持关系中作为客体的弱势
群体进行积极“自助”与“互助”。这就是说，弱
势群体只要是能够主动发帖表达自我需求并寻求
相应支持，社交媒体的弱连接带来的及时回应就
会激发弱势群体的自助热情使其积极作为，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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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社会资本回报又能够形成正
向循环不断激励着弱势群体的意义生产。主动性
作为社会资本的关系格局预示着只要弱势群体具
有主动性便有机会不断成长积累成为超话中的重
要角色发挥作用。但社会网络分析中发现的意见
领袖流动性也从侧面说明这样的成长需要持续发
力，否则便会被不断更新的数据洪流所替代。想
要获取相应的社会支持，就需要先主动寻求社会
支持，这一启示虽然有利于用户走向积极自助，
但现实是在超话社区内积极主动的用户仅占小部
分，多数用户都处于被动的边缘位置。他们只能
凭借社区的共同体氛围得到隐性、有限的社会支
持，因此在这一结构外的用户社会支持情况如何，
如何激活更多的边缘用户进入到主动性的正向循
环成为未来有待探索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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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cial support seeking among Depressed patients on social media
———Based on the on line community of Depression in Weibo

Yan Qing, Liu Yu

Abstract: Social media provides vulnerable groups with an interaction space beyond reality, and creates new social
relationship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online social support.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social media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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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research requirements and prospects of the metaverse from the media perspective

Tang Yuanqing, Zhang Yueyue, Lai Xingxing

Abstract: Since 2021, academic circles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focused on the metaverse, forming a wave of meta-
verse research. Metaverse is moving from conceptual construction and theoretical discussion to a stage of rapid devel-
opment of practical exploration and industry application. This paper firstly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cutting- edge re-
search results of the metaver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 secondly, analyze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metaverse
development for future research i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finally, expectat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metaverse research i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re put forward from the topic areas worthy of key research.
Keywords:Metaverse; Media Studies; Future Research Expectations and Suggestions
Authors: Tang Yuanqing, The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edia Convergence and Communication,The Center for Main-
stream Media Research Center,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Zhang Yueyu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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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depressed groups in Weibo, using content analysis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interaction and re-
lationship network. The result finds that the online social support based on weak ties of social media can achieve the
transition from deep connection to broad connection, in which depressed patients can build a community of "coexis-
tence" through emotional interaction, and then motivate vulnerable groups to self- help from helping others with the so-
cial capital.
Keywords: social media; depressed groups; social support; social networks
Authors: Yan Qi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Jinan University; Liu Yu,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Jin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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